
作为全球重大传染病，疟疾一直威

胁着人类健康。以青蒿素类药物为基

础的联合用药疗法是目前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的疟疾治疗方法。青蒿素也因

此被认为是中医药献给世界的礼物。

上世纪 90年代，中国科研人员发

现另一种中药———芜荑，其中的成分亳

菊具有良好的抗疟作用。鉴于目前恶

性疟疾产生了普遍的抗药性，该发现

有望成为疟疾治疗的补充。

去年底，这一研究的发现者，92 岁

高龄的感染科专家、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医学院教授赵灿熙获得俄罗斯国家

工程院 2021年度金质奖章，表彰其在

中医治疗热带病研究领域取得的突出

成绩。受疫情影响，直到今年 4 月，赵

灿熙才辗转收到这份荣誉。

从消化道疾病的内科医生成长为

一名中医治疗热带病的研究专家，赵

灿熙 60多年来走出了一条不寻常的研

究道路。

从“一把草、一根针”开始

1951 年，赵灿熙考入上海同济大

学医学院，1956 年毕业留校在附属同

济医院工作，之后成为一位消化道疾

病专业的内科医生。上世纪 70 年代，

为响应国家“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

放到农村去”的号召，赵灿熙主动加入

了农村巡回医疗队，前往大别山区的

湖北省罗田县开展巡回医疗。

赵灿熙对于植物有一种天生的向

往，而物产丰饶的大别山对于初次接

触中医的赵灿熙来说，是一座中医药

的自然博物馆。那段时间，医疗队一行

6人先后到 4个卫生所工作。“每换一

个卫生所，我们就安排一次上山认药

的任务。”赵灿熙说。

“在那个医疗资源十分匮乏的年

代，‘一把草、一根针’就是工作的基

础。”作为医疗队队长，赵灿熙明白，想

要做好这份工作，除了要把此前所学

带下乡，更要学习民间的治病方法。医

疗队中一位叫蒋洁尘的中医，是他认

识中草药的启蒙老师。

那时条件很艰苦，赵灿熙就用草棍

自制标本夹，将收集到的中草药用草

棍固定住，再用毛笔描摹出每一种草

药的样子。他积攒了 600多种中草药的

素描样本，同时还收集了一些民间治疗

疑难杂症的单方。

而这些工作，也为赵灿熙后续开展

中医药研究打下了基础。

“公交车上的研究员”

1980 年，赵灿熙留学德国图宾根

大学热带医学研究所从事热带病相关

研究。当时，血吸虫病在中国农村特别

是湖北地区，仍是一种司空见惯的疾

病。在出国前，赵灿熙就决定把中药治

疗血吸虫病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中医所提到的‘虫病’并不等同于

西医中的寄生虫病。”赵灿熙回忆，当

时可借鉴的资料极少，所以只能通过翻

阅典籍。查询了许多传统医药治疗虫

病的药方后，最终他携带 26种中药，在

异国他乡开始了中国传统医学的研究。

留学期间赵灿熙经常穿梭于热带

病研究所、生理生化研究所和药物研究

所，因此，也被同事们戏称为“公交车

上的研究员”。幸运的是，他的研究很

快就有了发现：传统中药———苦楝根皮

有抑制血吸虫发育的作用。

“这一结果让我的导师对中药产生

了兴趣。”赵灿熙说，但考虑到瑞士已

生产广谱治疗寄生虫的新药，且疗效好

副作用小，导师建议他转为恶性疟疾的

研究。

彼时，恶性疟疾已经产生严重的抗

药性，研发新药十分迫切。如果能发现

具有抗疟作用的中药，其临床价值将是

巨大的。在导师指导下，赵灿熙将国内

带来的 26种中药进行提取，并对疟疾、

睡眠病和血吸虫病的动物模型进行实

验研究。

这其中，赵灿熙最关注常山的疗

效。“中医典籍曾记载，常山具有抗疟

作用。早在上世纪 30年代，已有药学

家从常山中分离出 3 种具有抗疟作用

的生物碱，但因为服用常山后会呕吐，

因此并未进入临床。”赵灿熙介绍。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赵灿熙决

定另辟蹊径，以虫血症、疟原虫总数、

红细胞及原虫各自的酶谱变化为标

准，判断常山的疗效。结果显示，常山

乙醇提取物对于抗氯喹株及氯喹敏感

株疟原虫、红细胞内

期疟原虫及组织培养

的恶性疟原虫均有良

好效果，值得进一步

研究。

在随后人工培养

的恶性疟疾病原体的

治疗研究中，赵灿熙

发现，当常山提取物

浓度为每毫升 3 毫克

和 333 毫微克时，分

别于第二天和第五天

可将培养基中的疟原

虫全部消灭。他又将

常山乙醇提取物与抗

呕吐药物合用，在对实验动物家鸽的

观察中发现，这样可以明显减轻或完

全消除呕吐副作用。

由于采取了与过去不同的观察方

法，从不同角度验证了常山的抗疟作

用，也给常山的临床应用带来了新可

能。“国外研究人员曾在几千种药物中

寻找疟疾新药，最终都没有成功。”图

宾根大学疟疾研究室主任荣克评价，

赵灿熙在短时间内从中药中找到了答

案，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历时 年确定亳菊有抗疟功能

验证前人的研究，只是一次“牛刀

小试”。在开展常山研究的同时，赵灿

熙在小白鼠身上开展了 26种中药抗疟

的动物实验，希望找出一种新的治疗

方法。然而实验观察结果却迟迟没有

好消息。

就在他以为要以失败告终时，中药

芜荑的数据带来了转机，治疗组仅看

到稀稀疏疏的个别拥有疟原虫感染的

红细胞，而对照组感染率高达 30%。

这是全球首次发现芜荑具有抗疟

功能。并且，对照组在重复实验中也证

实了上述发现。在进一步的动物观察

中，芜荑乙醇提取物对于抗氯喹株及

氯喹敏感株疟原虫、红细胞内期疟原

虫及恶性疟原虫都有良好效果。

兴奋之余，这一结果也引发了赵灿

熙更多的思考：芜荑由大果榆及菊花

加工而成，其抗疟作用到底来自哪一

种中药？

此时，赵灿熙在德国的学习已经

结束。恰好同济医院成立了热带病研

究所，赵灿熙在回国后，针对这一问题

持续展开研究。进一步的动物研究证

实，大果榆及其同属植物榔榆均无抗

疟功能。赵灿熙研究的重点随后指向

了菊花。

但究竟是哪一种菊花？

中药研究的一个困难之处，在于要

做中药鉴定。赵灿熙解释，在中医处方

中，马兜铃在武汉用的是马兜铃植物的

果实———马兜铃，在南方一些地区则使

用百合果实，而在四川，用的是贝母果

实。因此，常出现此“马兜铃”非彼“马

兜铃”的情况。

在中国有 3000 多年栽培历史的

“菊”同样如此。为此，赵灿熙开始收集不

同品类的菊花，每得到一种菊花样本，赵

灿熙就到实验室做对比试验。最终，一种

来自安徽的菊花表现出与芜荑相同的抗

疟效果，经湖北中医学院中药鉴定研究

室鉴定为“亳菊”。

至此，从赵灿熙最初发现芜荑具有

抗疟功能，到 1995年确定其抗疟功能

源自亳菊，并正式发表相关研究成果，

时间过去了整整 15年。这一历程中，赵

灿熙也从一名“纯粹的西医”成为被国

际认可的中医药研究大家。

结合自己的经历，赵灿熙表示，中

医学凝聚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相关研

究需遵循中医规律。终有一天，中国

会走上一条有自己特色的中西医结合

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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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灿熙：研究中药抗疟的“ 后”

人物

因本报见习记者 荆淮侨

赵灿熙获得俄工程院表彰。 华中科大供图


